晉太子申生的處境分析

壹、前言
晉太子申生因被誣陷「弒君」的罪名，面對無比艱難、又難以抉擇的處境，他選擇用自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，成全自己的一片孝心，死後的謚號為「恭」，《春秋》記載此段歷史為「晋侯杀其世子申生」。後世對於申生的褒貶，主要是圍繞其謚號和春秋經中孔子的評斷展開，也有從歷史角度，責備申生「愚忠」、「愚孝」，陷父親於不義的境地，或讓國家陷入混亂的境地等。然而筆者認為，後世以其歷史發展眼光評價和看待申生，固然無可厚非，但從申生個人當下的處境出發，其所作所為，可謂是仁至義盡，盡到了一個為人臣子的本分，其心地之厚道，用心之良苦，絕不是從歷史高度就可對其妄加評判的。但客觀分析申生的處境，對於他所作的抉擇，確有可以權宜的之處。本文首先對申生的人物評價做一個分析呈現，再通過三個申生所處的歷史情境，觀察申生個人的處境。最後再從這些處境當中，尋找可以權宜的地方。

貳、申生人物之評價
申生，晉國太子，晉獻公的長子，僖公五年，自殺於新城。《禮記・檀弓上》稱申生為「恭世子」，即他的謚號為「恭」，恭有恭敬順承之意，《謚法》云：「敬順事上曰恭。」筆者看來，「恭」字是對申生在面對各種來自親人的算計、陷害和誤解時，都能保持一顆恭順之心，不指責，不埋怨，不要求的一種讚賞。元人靳荣的《晋恭世子申生辨》說道：
「呜呼！申生不惟爱其君，亲而又念及骊姬之子，以至于国家，不贤而能之乎？...后世乱臣贼子，闻申生之风者必有悚惧之心。」
學者尚永亮也評價：
「申生的孝以恭顺为核心，面对来自骊姬和君父的各种压力，他不做申辩，忍辱负重，努力追求着一种人格上的自我完善。」
然而，針對孔子在《春秋》中的記錄以及後來歷史發展的情況，後世對申生謚號的評價分了層級，「恭」還未達到「孝」的水平，申生之孝也成為了批評的重點，變成了一種執理昧事、目光短淺、甚至被冠以陷父於不義的愚忠愚孝的惡名，讓人十分寒心。而申生在面對如此艱難處境下，仍能夠保持的那一份純粹之心，似乎不值一提。
就《春秋》經文來說，《左氏會箋》指出：
「經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，專罪晉侯也，聖人早有以斷斯獄矣。」
聖人對歷史事件的評價充滿著對申生的包容，聖人所看到的，不只是申生自殺行為本身以及他影響下導致的結果，而是觀察到申生本身所面對的艱難處境，他所作自殺決定之存心，所以才直指晉侯殺子之罪。申生處境之難，接下來將在下文中做逐一分析。

叁、申生處境之分析
此章從事件發展的時間角度出發，描寫申生所面對處境難度的層層遞增，客觀呈現申生之不易。尋找其中尚可權益之處。
一、 調虎離山
驪姬深受獻公寵愛，在被確立為夫人之後，她的野心逐日膨脹，身為一國之母，卻一心想著立自己的孩子為太子，而自然獻公的其他兒子，便是阻礙她實現目標的絆腳石了。申生個人的性格，《國語》描述：
「小心精潔，而大志重，又不忍人。」
申生身為太子，十分注重名節，則容易被計謀算計而受辱傷心，又心地慈忍，則必然不願意去傷害他人的心，而選擇讓自己默默承受，而志向高遠，則又有利於驪姬挑撥他們父子關係，讓獻公升起對申生防備之心。因此申生是驪姬謀劃中要除掉的第一個人。《會箋》指出：
「申生既孝，且早位東宮，為人心所屬，姬欲奪之而立其子，不亦難乎，將欲讒之，必先疏之，將欲疏之，必先親之。」
而驪姬所實施的第一步，便是以一個冠冕堂皇，既符合獻公擴充疆土的野心，又有利於讓群公子歷練提升的理由，讓獻公將申生等兄弟幾人，一一派往駐守管理不同的城池，而宮中儘留她和妹妹的兒子。群公子包括申生，此時面臨處境的難處在於，隻身在外，與父親的聯繫不再頻繁，這也讓驪姬和寵臣的很多讒言，很多時候都不能得到第一時間的澄清，獻公在讒言之中，開始產生對申生的戒備和偏見。....

2、 借刀殺人
前後分兩次戰役，第一次戰役中，晉國軍隊分為兩支，申生被命為下將軍，陪同父親出兵打仗，在一般人看來，掌管兵權，又能與父親共同出戰，這本是好事，但在士蒍看來，卻不見得，認為這是獻公打算廢掉申生太子地位的表現，因為身為太子的申生，現在不僅駐守曲沃，還擔任了下將軍一職，即遠離國都，又擔任最高官職。士蒍認為申生應該學習太伯，選擇出逃，遠離罪責的到來。《會箋》吴氏曾祺曰：申生此時猶有可去之義。然而申生此時，對於時局的認識不一定明朗，眼前所見，都是父親對自己的信任...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次戰役相隔儘一年，而這時獻公則是直接派申生獨自討伐強敵東山皋落氏，大臣也看到了形勢的不妙，開始正面地向獻公進諫，而獻公直接表露出他對太子人選的顧慮，可見驪姬之計卓有成效；而申生對獻公的心思也略有察覺，略顯擔憂；下文出征前申生所佩戴的偏衣和金玦，引發部下蠻大的爭議，對於獻公的行為，一人樂觀，四人悲觀，對於出征的態度，一人權衡忠孝認為出戰，四人認為獻公不懷好意，戰事難度大，雖勝，不能根除亂國之本，不如不戰而安民。可見本次出征士氣並不高，而獻公之心底下臣子已看出了端倪。而其中，狐突前後兩次獻言進諫，對時勢判斷、問題本質認識最為透徹。綜合來看，申生本段處境之難，在於，身為太子，本就不應該擔任將軍，帥師出征，這不是太子的本職，即使擔任，也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，因為人子的本分和出兵制命相抵觸；若專命，則失人子之本分，則驪姬用心之險，申生處境之難可知也，這是其一；如今受命於君，而受賜之遍衣和金玦紊亂軍心，士氣低迷，又其一難；戰與不戰，選擇出征，則正中驪姬下懷，戰事不易，勝負難分，有戰死的可能，如果戰勝，而宮內混亂的根本已經形成，難以扭轉，戰勝也只會讓讒言更加熾盛；選擇出逃，則陷入不忠不孝之罵名；此是其難三。...

3、 偷梁換柱
時機成熟，驪姬用計讓申生獻胙於公，又在肉中下毒，以此來陷害申生，而此時獻公對申生的戒備和猜疑已經達到極點，最終在極其憤怒之下殺了太子的老師杜原款，太子也逃回新城，老師對申生的教誨影響是深遠的，從申生對父母的順承，想必他對老師的教誨也總是領納於心，老師的被殺對申生來說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，對他日後選擇以自殺結束生命也有影響，踐行老師的教誨也是對師恩的回應。
《會箋》：
「...親其告狐突言，至誠懇惻，死不忘君，其心至苦，其道曲盡，未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說，一類而律之也。」
肆、結論



